
《夜‧明》觀後感 孫必興（1957輝社）

庇能會議原址

太平「長春圃」別墅

《 夜‧ 明 》
是 一 部 以 國 父
孫 中 山 一 百 年
前（1910年 ）到
馬 來 西 亞 檳 城

（Penang,舊稱庇
能）四個多月籌
款革命為主題的
電影。這部電影
是由馬來西亞與
中國電影界聯合
製作，影片景物
全部在檳城實地
拍攝。故事背景
是清末時期，同
盟會九次革命失
敗，國父到了檳
城籌款，策劃來
年（1911年 ）廣
州黃花崗起義。
電影內的情節是

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描述國父人性的一面，對革命低潮的
艱難，害怕自己無法堅持，又描述國父與二夫人陳粹芬的相
聚感情，亦表現陳粹芬對丈夫之殷愛，只想與國父有穩定的
家，無法留住丈夫又心甘情願追隨他一生。

記得2006年冬，我和兄弟們在廣州珠江電影製片廠首
次觀看《夜‧明》預映，次年11月我們又在中山市被邀請參
加首映典禮。我個人對這部電影特有幾分的感觸。第一，無
可疑問，國父在檳城召開的「庇能會議」（檳城會議），是改
變中國命運的源頭，撒下了辛亥革命成功的種子，如果沒有

「庇能會議」，中國近代史極可能要重寫。第二，檳城雖然是
國父走革命的基地，但位於北馬鄰近霹靂州（Perak）的怡保

（Ipoh）和太平（Taiping）兩個市鎮，都可以看到國父宣傳革
命的足跡。想起來很巧合，怡保是我出生之地，出生後和家
人在太平居住了一段很短的時間才返回中國。第三，陳粹芬
不僅幫助國父走革命獻上重大的功勞，她在孫家圈子裡是一
個很受人敬重的長輩，陳粹芬下半生住在我家，回想她自然
觸起我對她的感懷。

庇能會議
據檳城歷史記載，從1905年開始，國父曾五度來檳城

推動革命事業。1910年他被迫離開日本，即乘船在7月19日
抵達檳城，這時候國父已將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從新加坡移
到檳城來，檳城遂成為華僑革命的總樞紐。面對一連串的起
義失敗及同志們的殉難，國父心情沉重，面對各國打壓及清
廷的追緝，其處境更艱難，當時的士氣非常低落，加上同年
9月國父長兄孫眉（我的曾祖父）因進行反清活動，被香港驅
逐出境，孫眉面臨危境，只好攜帶國父一家四口逃避到檳城
居住。同年11月13日，國父在檳城打銅仔街120號召開秘密
會議，地點是現在的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參加者包括孫

眉、黃興、胡漢民、吳世榮、黃金慶、鄧澤如、趙聲等同盟
會重要人士。會議中國父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激發革命
黨人重新奮起，籌募足夠革命的經費，在廣州發動第十次革
命，和滿清政府決戰，謂革命若不成功，他將隱姓埋名，匿
跡空山。此次會議史稱「庇能會議」。

以下是在《夜‧明》錄取的演講詞：
「自甲午起事以來，我們經歷了九次失敗，之所以屢敗

屢戰，愈挫愈勇，無非相信革命必有成功之日，一切犧牲都
是為挽救民眾于水火，前不久廣州的新軍起義，不幸再次失
敗，但其革命思想在全國影響巨大，滿清皇朝已經危在旦夕
了，此時此刻，我們絕不能因為一時的困頓，而對革命前途
失去信心，只要我們能抓住良機重振精神，革命之勝利指日
可待，眼下，我們必須盡快招募數百熱血勇士，籌集足夠的
資金，最遲明春在廣州發動第十次起義，我已將自己的命運
置于這次起義之上，我懇求各位給予最後一次支援，如果再
不成功，我孫文將無顏再見大家。」

據說國父演講時聲淚俱下，在場人士無不動容，即席籌
得叻幣八千元作為廣州起義基金，同盟會並以籌募教育基金
為名，在馬來西亞各地短短數月中籌獲數萬元，不但為低靡
的革命士氣注入一劑強心針，並且振奮了無數的革命黨人。
國父隨後從檳城發函世界同盟會各分會，共募得十八萬七千
餘元。可見華僑熱心愛國，他們支持革命的行動主要是給予
金錢的資助。除了金錢的支援，也有直接參與革命行動，
例如參加第十次起義犧牲的二十八位華僑烈士。所以國父曾
說：「華僑是革命之母」。

庇能會議的召集，決議要如期發動廣州革命，促成了
廣州3月29日之役。英勇捐軀的烈士，於1918年時葬於廣州
北郊的黃花崗，並建立了一座「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紀念
碑。廣州之役雖然以慘敗告終，卻是歷來武裝起義中表現最
勇敢和壯烈的一次，也對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辛
亥革命），產生重大的影響，並最終將中國從封建帝制中解
放出來，開始走向民主建國之路。

怡保和太平
辛亥革命成功後，我的外公蘇煥昌從中國舉家移居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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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期間國父與陳粹芬

1957年與阿太合照 金色懷錶和一枚金戒指

西亞，在怡保一處樹膠園當管理，養育了好幾個孩子。當時
陳粹芬已功成身退，和國父分手後，1914年從澳門前往馬來
西亞住太平「長春圃」別墅。由於陳粹芬自己並沒生養，她
又很喜歡小孩，因而才有了收養小孩的念頭。我外公和陳粹
芬是好朋友，外公知道她喜歡小孩，答應送一個女兒給她撫
養，後來陳粹芬一看到我母親蘇仲英就很喜歡，很快就領養
了她，領養後改名為孫仲英。

1931年，陳粹芬應我叔父孫科（國父長子）之請回香港
定居，次年遷居廣州，以便我母親讀書。1935年母親中學畢
業後前往夏威夷讀大學，1937年母親與父親孫乾（國父侄孫）
在意大利結婚，並復原名蘇仲英。

1939年父母親和剛滿一歲的大哥必勝從意大利回國，路
經馬來西亞探親，同年我在怡保出生。之後我們一家在太平

「長春圃」別墅住了數月，到1940年才返回香港與陳粹芬相
聚。2000年我曾到訪檳城並途經怡保和太平，當時還找到我
在怡保出生的醫院，但在太平的「長春圃」別墅已易名為安
東咖啡廠。

陳粹芬
陳粹芬（1874-1962）祖籍福建，原名香菱，出生於香

港，因排行第四，故人稱她為「四姑」。1890年前後經陳少
白介紹認識國父，他們初次相見，即暢談推翻滿清，傚法洪
秀全，陳粹芬萬分欽佩國父，認為他是一個不平凡的領袖人
物，於是立志追隨國父革命。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她
隨同國父流亡海外，與國父共同生活，照料國父的起居飲
食，使國父全心投入革命。她也經常接應革命同志，替他們
洗衣、做飯，終日忙碌，從不怨苦。同時還為革命黨人在香
港和橫濱之間，密運槍械，傳遞消息。在馬來西亞走革命期
間，她甚至親自下手印刷反清宣傳品，贏得革命同志們的尊
敬和欽佩，一致認為她是一位頗具「英雄氣概」的革命女性。

1912年民國成立，陳粹芬返回澳門，住在曾祖父孫眉家
裡，終於結束了十七年走革命的生涯。陳粹芬雖然沒有與國
父正式結為夫婦，但被孫眉及國父元配盧慕貞認為如夫人，
也一直把她當做家族成員之一，且在孫家族譜註明陳粹芬是
國父的側室。1914年，陳粹芬再往馬來西亞與友人合營樹膠
園，後在太平小鎮領養了我母親，共同生活了十七年才返回
香港定居。

我與陳粹芬其實有一個雙重親屬的關係，我既是她的外
孫，也是她的「曾姪孫」，若以廣東人的稱法，我們兄弟應

稱她為「太叔
婆」，但由於
大 哥 幼 年 時
牙 牙 學 語 不
會太說「太叔
婆 」， 將「 太
叔 婆 」叫 成

「阿太」，此後
我 們 家 中 大
小及親友都稱
陳粹芬為「阿
太」。我和阿
太相處共十八
年。 抗 戰 期
間，我們一家
從香港逃難廣
東內地，阿太
幫著母親撫養
我 們 兄 弟 四
人，抗戰勝利
後，再遷到廣
州。

1946年，父親任中山縣長，阿太隨父母親住中山石歧，
當時我們兄弟都在廣州和澳門讀書，暑假才有機會返回石歧
與阿太及家人相聚。1949年我和家人在香港重聚，直至1957
年我赴美升學，到此才與阿太告別。在我的眼裡，阿太是一
個樸實敦厚，沉默寡言，知足無求，和藹親切而從不起怒的
賢婦。她久居馬來西亞，對飲食喜好也頗受那段生活的影
響，比如她偶爾交代工人煮咖哩雞，有來自馬來西亞的舊識
攜帶榴槤給她，她會顯得特別高興。我從小對兩種食物最不
感興趣，很可惜榴槤是其中之一。

1962年10月21日，阿太在香港去世，享年89歲。我每
次到中山翠亭村孫氏家族墓地掃墓時，一定向這位偉大的長
輩獻花和敬禮。她臨終前把一枚金戒指和國父留給她的一個
金色懷錶，傳交大哥必勝保存，懷錶並配有一條金鍊，金殼
面上刻有英文名字 – Y.S. Sun，這懷錶是當年「倫敦蒙難」
之後國父告別英國時，恩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特意贈送
給他。在《夜‧明》電影中亦有提及這個懷錶，當時國父在
檳城聞訊他母親剛去世，他不但沒有資金去付安葬費，還要

倚靠當地革命
同志每月的捐
助來維持一家
幾口過生活，
無法只好要求
陳粹芬拿送給
她的懷錶到當
鋪換點錢，陳
粹芬為珍重國
父 對 她 的 心
意，堅持不會
把這懷錶離開
她身邊，之後
國父亦不再強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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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聰（誠社）

近月拜讀了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七十四期通訊裡孫必興
會長的文章，述及孫中山先生及其兄長孫眉先生（孫會長的
曾祖父）的一些往事，這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感懷。

我在香港培正就讀高中時，已聞及忠社孫必勝同學與其
昆仲的大名，但恨未識荊。這直至2007年我在三藩市培正
同學會活動裡，始認識了輝社孫必興同學，2008年我出任三
藩市同學會會長，孫同學為副會長（近年擔任會長之職）。
孫氏昆仲之尊翁孫乾老學長是廣州培正1927年級會仁社老
大哥，這裡同學會在1997年12月8日於三藩市皇后酒樓舉行
的培正同學日裡，曾為出席盛會的會仁社黃汝光與孫乾兩位
老校友舉行了他們級社畢業離校七十周年之賀典。當日之
盛典，由於會長缺席，乃由兩位副會長聶聲（賢社）及李君
聰（誠社）主持，先由林英豪老大哥（鵬社）簡介兩位學長事
跡，跟着由鵬社王北海同學代表同學會致送禮物，又由聶聲

（賢社）和黃如珍（仁社）兩位女同學向這金鑽禧的黃、孫兩
老學長獻了花。

我屬廣東中山縣前第二區人士（二區前稱隆都，今叫沙
溪鎮），孫乾學長（孫眉之孫）在二次大戰戰後曾任中山縣縣
長，是我的父母官。我在今年四月有香港及中山市探訪親友
之行，近年得悉孫必勝同學多居中山市石岐，出發前我便打
了電話給孫必興同學，蒙他立即給了他兄長孫必勝在中山之
聯絡電話與我。後來我到了中山市石岐，經早一天與孫必勝
同學通了電話，於四月廿一日早上八時在我下榻的國際酒
店餐廳裡與必勝作共進早餐之叙。孫同學仍屬健碩，精神飽
滿，與我一見如故。我們二人打開話盒子，便滔滔不絕。我
們談及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電視劇集，由忠社鍾景
輝同學監製，內容述及孫中山先生一些事跡，當年由孫必勝
客串飾演孫中山，又另一位忠社同學鄺修麟飾演孫中山的
兄長孫眉，二人皆演得活靈活現，這個劇集亦可以說得是
培正忠社同學天下了。

我們話題又轉到必勝同學的近著，他給我參看了他之
巨作「孫眉——我的曾祖父」的審定稿，洋洋數十萬言，
每一章節都是他的中文寫作排先，跟着是原文的英文譯
本，插圖豐富，真的是圖文並茂，嘆為觀止矣。孫同學今
在中山市，是中山市孫中山研究和中山海外聯誼會的名譽
會長，又兼中山市華僑華人文化學會及孫中山基金會的顧
問，他這巨著由中山市政府贊助，將於今年六月出版，大
家且拭目以待。

亦是在七十年代，我在香港曾與家兄君毅追隨香港大
學羅香林教授在港研考孫中山先生在港的歷史遺跡，後來
羅教授出版了專書，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跡（由家兄在各原
址拍照說明）。

兼談談孫中山先生與
孫眉先生之一些史事

在這著作裡，羅教授道出孫眉先生和孫中山先生的一些
史事，我在以下略為叙述一下：

（一）孫中山先生兄長孫壽屏，原名德彰，後名眉，早
年赴檀香山營商，又營農園於茂宜島（我曾於2005年三月遊
茂宜並租車自駕往訪其遺址，未果）。孫眉先生在檀及其後
香港，一直支持其弟孫文的革命事業，1907年自檀移居香港
九龍之東頭村，1911年春香港政府受清廷壓力，孫眉被遞解
出境至澳門。

（二）孫眉弟孫文，字載之，別號逸仙（其英文名稱就以
此別號譯作Dr. Sun Yat Sen），入學時學名帝象，1882年在
港受浸為基督徒，禮名日新，避難日本時，曾居中山地區，
自號中山樵（自後稱作孫中山）。

（三）孫文於十三歲時（1879）曾隨母赴檀香山依兄長孫
眉，1883年返香山翠亨，此後曾數度再赴檀，奔走革命。

（四）孫文居香港時，曾就讀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及
香港西醫學院（今香港大學之醫學院前身）。1923年孫中山
先生曾返到香港大學，以校友身份在陸佑堂發表演說，道
及他的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義蘊甚深。（我曾係香港
人，與有榮焉。）

香港自1997回歸後，特區政府頗着重於當年孫中山在
港之史跡史實，今在港島半山之衛城道七號甘棠第內設有中
山紀念館，隣近有孫中山史跡徑，近年又在西環新填地上
建有中山紀念公園，各位同學校友們，當你們到香港探訪親
友時，至宜到這些館地看看，以緬懷這中國近代史上一代偉
人——孫中山先生。

寫於三藩市灣區  2011年5月

李君聰（右）與孫必勝（左）在中山市之會晤

中山市晤忠社孫必勝同學中山市晤忠社孫必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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